
 1

                        

 

略论民俗与民族精神 

          

陈勤建
1
  周晓霞

2 

 

(1．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062；2.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系，上海   

200062) 

 

摘要：民俗是一国一民族固有的传承性生活文化的总和，是其最根本的基础文化，是民族群体共同文化共

同心理素质的集体体现。要将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熔铸成一体，引向深入，有必要对我们生活处处

存在的文化事项---民俗予以正确的认识与深层的把握。本文从分析民俗的文化属性入手，从三个层面揭示

其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作者认为对于民俗，要有科学的分析，要对它重新全面地梳理，去粗取精，除芜存

真，则是凝聚民心，重塑当代国民性，熔铸民族精神的一个有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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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为我国的文化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要将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熔

铸成一体，引向深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我们生活中处处存在的文化事项——民俗予以正

确的认识与深层的把握。按照现代民俗学的理念，民俗不仅仅是一般的民间的风俗习惯，而

是一国一民族固有的传承性生活文化的总和——人类社会中一国或一民族最独特的最根本

的基础文化或地质文化。真正的民族文化，只有在这些长期流传于普通民众的民俗文化中才

能获得。然而，于毋庸讳言，由于多种的原因，民俗学科以及密切相关的文化人类学、哲学

人类学，在我国尚处在初级阶段。理论的贫乏，造成了实践的苍白和对民俗认识的短视。环

视当今中国社会中民俗的运作，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久违的民俗，如雨后春笋，到

处涌现。并被制成种标签和旗号，频频在商业、旅游、娱乐、影视等经济文化活动和媒体中

亮相；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文化沉渣的泛起，弊端的再现，动辄被斥之与民俗相牵连。这种

文化上实用主义的民俗运作，时而将民俗推上云霄，时而将民俗打入深渊，实在是不足取的。

从中也折射出我们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文化人，对民俗认识的浅薄。这不仅不利于当前经济

文化领域和精神文明中民俗的合理应用，同时，又阻碍了我们对民俗内涵的真正理解。拨开

笼罩在民俗上的种种迷雾，我们发现，民俗是风习性群体心愿的综合反映和表现，是民族群

体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对于民俗，我们要有科学的分析,对它重新全面地梳

理，去粗取精，除芜存真，则是凝聚民心，重塑当代国民性，熔铸民族精神的一个有益步骤。  

                                                                     

一． 民俗——民族民众精神意愿立场观念的展演 

 

民俗与民族精神的关联，首先在于民俗展现了民族民众的群体化文化精神的走向。按

照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指南，民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基础层或基石，其间代表了

民众群体的精神意愿和立场观念。
[1] 

可是，上述理念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普遍的理解和认同，包括我们的知识界。民俗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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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后进，究其原因，有内外的因素，其中与中国传统的民俗理念有很大关系。 

    民俗学之民俗，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如同文艺理论、物理、化学、干部等一些专用名

词一样，都是上世纪之交，为向西方学习，从日语汉词出口转内销回来的。我国虽然是世界

上最早提出“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已懂得“彰好以示民俗”，

“观风俗以察朝政”，但是，其理念与西方民俗学 Folklore 之民俗内涵，认知有颇大的差异。

较之接受了西方的 Folklore 学科，然后按日本西化进程中日本传承性文化的实际效用，用

汉字的“民俗”去翻译成日语的“民俗”在涵义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日本，表面上也用了

与中文一样的文字——民俗，可客观上已灌注了西方的学理、学识和本土的文化理念，内涵

上已大大扩容了。我们在 1913 年，由周作人将“民俗学”，从日本转购回来后，理论上没有

系统地将其重新界定。而在思维习惯上把“日语汉字”的“民俗”与“汉语中文”的“民俗”

相提并论，无意中，还是以传统汉语的民俗，取代汉字日语的“民俗”，并以此替代英语系

统中 Folklore 的全部。殊不知，这二下转换，把两方学科理念上的民俗学已作了两次外科

手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学界包括《辞海》都把民俗视同“民间风俗”的缩写。风俗与民

俗混同一体，等量齐观。在日本，西方的民俗学理论引进后，日语汉字“风俗”与日语汉字

“民俗”就明显分了家。“风俗”在现时的日语中已成了“风流”，“风俗”成了带有红灯区

的代名词。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风俗，在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的分类中，仅是民俗的一

个浅表层面——生活技艺，而且就这个层面所包括的内容，除了中国传统风俗意义上的四时

八节，生养嫁娶，殡葬习惯，还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工具、传统工艺等等。如果再加上另外

二个层面口承语言，心意诸现象及民俗思考原型，其民俗的内涵，从无形到有形，从言行到

心理，囊括了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民俗的事项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文化经验的汇

总，民俗的研究也就成为攸关历代民生不可缺少的社会需要。反观我国，各地的民俗调查和

民俗活动，犹如山花烂漫，然而在这些勃勃生机的背后，却因学识理念的落伍滞后，有意无

意地扼制了民俗向民族文化本质层面行进的步伐。 

    现实社会中，民俗的张扬，表面似乎是怀旧，或传统的回归，实质上却是民族民众心中

情感意愿、立场观念的展演，其内里往往蕴涵着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和价值的重估。 

例如，这几年，神州大地大江南北，一股股民俗热，如燎原之火，在纷纷燃起，连北京、

上海、广州、天津这样的现代大都市也随势浸染期间，并不时刮起一阵阵回肠荡气的民俗文

化热浪。对此，有些学者称之为怀旧热。 

然而，从文化批评的眼光，怀旧热的描述，仅是一种表层现象，其深层的底蕴，却是现

代化进程中一种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和价值的重估。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异类的差别最根本的是人的文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

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判断，时时处处受到由其创造的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 

人世间，一个“外在物”的价值评估，除了它本身具有的物质意义外，另外，不可避免

地受制于人们赋予的物质所代表的文化代码——文化观念所指的价值倾向的约束，从而使物

质本身具有了超越物质意义的价值判断。例如在美国日常的餐饮文化模式里，牛排被视为最

好的肉。虽然生产量超过需求量，但是价格仍然很贵。穷人经常食用其它比较便宜的肉。这

些肉之所以价格低廉，是因为被视为不好的肉。日本也是这样。为什么呢？牛肉之所以在美

国被认为是最好的肉，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印欧传统那种把牛看作是男子汉的气概，一种性

的文化观念。餐饮传统模式一直以鱼肉为主的日本，当代也视牛肉为最好的肉且价格不菲，

明显受制于欧美牛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从单纯的物质意义而言，有的动物肉类的价值，未

必不如牛肉。如果欧美人一开始以狗肉为主，那今天最好肉的标准，就不是牛肉了。而且，

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会不一样。人类把自己的文化观念烙印在外在物上，使外在物的价值

深深打上了人类文化的印痕。
[2](p199-201)

我们眼中的外在物，实际上往往是由一种人为的文化

逻辑所构建的。文化代码所蕴涵的文化观念，常常成了评估事物价值的重要的无形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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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人类社会中，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是有不同层面的。按照现代民俗学的研析，

人类文化最基本的是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二是基层文化。表层文化就是上层文化，中

国一些报刊媒体还时常喜欢冠之为精英文化（殊不知，精英文化并不是表层文化或上层文化

的专利品。精英文化分别存在于表层文化与基层文化或它们共同的建构中）；基层文化也称

之为地质文化，则是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或泛称之为民俗文化。一个健全的社会人，

可能没有或缺少表层文化，象俗话所说的，没有文化，如阿 Q。但是不可能没有民俗文化。

反之，一个身处上层文化熏陶的人，也不会没有民俗文化。即使象红楼梦中钟鸣鼎食知诗达

礼的贾政，也不能免俗。囿于“抓周”的民俗阴影，找个碴，就将“孽障”贾宝玉往死里打。 

不同的文化层面所持的文化立场观念是有区别的。这样也就造成了对事物不同的价值评

估尺度。如从上述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观出发，《三国演义》等，在我国大学传统古典研究

领域，一直视之为古代小说的典范。但是，站在民俗文化的立场考察，它源自民俗文艺。唐

段成式《酉阳杂俎》已记载民间艺人在长安城讲三国故事。千百年来，三国故事在民间不胫

而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将《三国演义》归属于民俗学的民间文学立场的研究，那离高

雅的古典文学就远了。按世俗观念说句上海的大白话：挡子就低了。当然国际化的学术立场

和视野就不同了。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俄罗斯李福清就转换立场观念，撰写了《三国演义和民

间文学传统》的专著，令人耳目一新。实际上基层文化的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大厦的基础。

其所持的立场观念也是人类认识、判断、评估外在事物的最基本的文化立场观念。我们在认

识和评价事物的时候，要重视这一问题。顺时合理的文化立场观念转换能使我们对事物有更

科学的结论。比如高粱、玉米等谷物，在我国上层文化系统中是低下的，称其为粗粮。长期

以来，一直是农民、贫民的主要食粮，它们在主食中使用是贫穷的象征。在改革开放，经济

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立场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们现在成了绿色营养的文化代码，

富裕人钟爱的食品，身价反了个。 

所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今天，我们对事物的认知，需要注意调整我们的文化立场观念。长

期的封建社会，使我们的文化立场观念，浸透了唯“上（层）”为好的等级观念。使理应看

破红尘的寺庙和尚也挂上了“处级”“科级”的文化等级的标签。在国际上真是个大笑话。

这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其实，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在追寻现代化的进程中，时起彼伏，一直在进行文化立场观

念的转变整合。20 世纪初，我国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透过其反帝反封建、

倡导科学民主的现实需求，骨子深处流淌的却是一场文化立场观念的重大变革。具体表现为，

数千年来一贯以上层文化为衡量标准的文化立场观念受到了激烈的颠覆，以民俗学运动为代

表的基层文化的立场观念被推到了前台。 

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活跃

在文坛上的文、史、哲、各学科名流专家、学者教授黄遵宪、梁启超、蔡元培、周作人、鲁

迅、李大钊、陈独秀、刘复、胡适、顾颉刚、沈兼士、常惠、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杨

成志、沈雁冰、郑振铎、朱自清、闻一多、容肇祖、及钟敬文、娄子匡等或遥旗呐喊，或身

体力行，纷纷投入其间，其阵营之强大，所涉范围之广博、成果之丰硕，在中国民俗学史上，

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名家争相关注民俗学呢？从现

在的学术眼光看，当年民俗学兴起的时候，大力倡导民俗学的名流们对学科内涵也未必很清

楚，有的甚至也不想清楚，可是却依然在大声疾呼，大力提倡。其原因在民俗学的基本理念

代表的是民众的文化立场。中国民俗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前导。20 世纪初中

国民俗学的兴起，严格的说，它不仅是一个学术的求新，更多的是一面借其民众文化理念进

行文化立场观念转变的旗子。这一转变，明确了人民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激励了无数先进

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用新的民众的立场观念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现代化的发展。毛

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问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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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立场上的利益和理想结合起来，建立了才有我们今天的新中国。而当年国民党的失败，也

正在于此。 

总之，诚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所言，现代的电子技术与民俗工艺是并行不悖的。现代化

进程不惟有一个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视角立场，民众代表的民俗的基层文化立场观念才是

最根本的，我们应该主动顺时转换自己的立场观念，如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所指出的，始

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 民俗——民族文化生命的重要标识 

 

民俗与民族精神的关联，其根本的还在于民俗是民族文化生命构成的基本成分。一国一

民族之所以有民俗，并不是那个族群的喜好。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是人类文化生命的

基因。  

 人世间，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应该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统一体。所以，一个人

除了具有生物生命基因以外，还会有文化生命的基因。人的文化生命基因，是由以民俗为核

心的第二生命系统构建。这是一种与有形物质的生物生命相异的独特的生命元素：它虽然是

无形的，却溶化在人的生命里，并不经意地流露在人们的言行中，从而构成人类区别异类的

根本标志，成为表现和鉴别民族或地域族群自身特征，展示和衡量人类多样性、复杂性的重

要标尺,一种比人类生物生命基因更为深沉的文化生命基因。 

 

据从事人类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检测，构成人生物生命的基本元素——基因 DNA，不同种

族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密码 99%以上是相同的，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完全是在相同的生物基因基

础上的完成的。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人其生物生命几乎是相同的，人们看不出世界各色人种，

种族人群之间在基因密码上的差别。可是，静言思之，世界各种族、民族之间又确确实实存

在差异，南北对话，东西方文明冲突，同一地区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矛盾等等，即是这方面

的反映。现实世界，地球人类之间存在着种种的隔阂，显然，造成这种差异是人的文化生命

所致。 

什么是人，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统一体。 

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包括学界的不少人，对于人和异类的差别，一般仅以自然科学生物

学的眼光去衡量，往往把人仅仅定在高级灵长类人科的生命生物体的范畴。这似乎是对的，

但又恰恰是不完整的。费尔巴哈曾说过一句名言：“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

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
[3](233)

现代哲学人类学大师，德

国的兰德曼教授在其名著《哲学人类学》进一步指出，当生物人类学试图单纯从生物结构来

了解人时，同时也丧失了人的完整性。只有不仅把肉体，而且把人的文化都视为人的存在，

才能建立完整的人的形象。人是创造文化和为文化所塑造的人。人是文化生命的存在：文化

对于人，如同外界供人呼吸的空气，如同体内维系生命力系统的血管血液，是必不可少的。

人与文化交织一体，缺乏文化，就缺少了做人的起码条件。可见，没有人去创造，文化则不

存在，没有文化，人也将无。人从动物进化到人，是生物和文化双重进化的结果。人不仅有

生物的生命，还有文化的生命。人之所以为人，是人能创造文化，并以文化来塑造自己，文

化是人的第二生命，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统一体。人类有生物生命的密码基因，人类

当然也有文化生命的密码基因。这是造成人类种族、人群差别的重要标志。所以，要真正认

识人，认识相互间的差异，除了要对人类生物生命基因作进一步的破译之外，还需要对人的

文化生命密码——人的文化基因——如同人类生物生命基因一样，进行同样的解码。这就是

人类文化基因的破译。它可以在认识人类生命史纪念碑上镌刻下自己独特的印章。如亚太地

区的民族，从人类基因工程，分子人类学角度透析，他们基本上是同源同种，看不出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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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差别，可现实中我们又处处感觉到不一样。这又是如何造成的呢？从文化生命基因密

码中去破译，似乎更能回答这些问题。可见在寻求人类生命的轨迹中，文化生命的破译可以

起到与生物生命相同或达不到的意外作用。 

    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在那里？人的文化，似乎有种种的解释，人的文化生命，仿佛更是虚

无飘渺，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上存在并可以找寻的。我们以为，人的文

化生命存在，人的文化生命基因的构成，是以民俗为内核的文化基因作基础的。茫茫宇宙中，

人类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营生中创造了最初的文化。人类最初创造的并塑造自身的第二生

命系统文化生命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挣脱兽性向人性进化的原生态民俗。诚如哲学人类学的

先驱，恩斯特·卡西尔所述：“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人

们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

是人的劳动（work）。正是这种劳动，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

圆周。”
[4](p87)

方言、神话、巫术，习俗等等人类群体生活所形成的原始民俗，构成了必然要

反馈并制约于自身的圆周的文化扇面。从而形成了万物中人所特有的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基

因，文化人性。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无法用纯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而必然会带上塑造他身心成长的群体眼光，即民俗的尺度来进行衡量评判。西方著名的文化

人格学派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对此作过精湛的分析：“谁也不会以一种质

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

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

的传统习俗的影响。”
[5](p5)

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是对他所属的

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

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咿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活

动时，社群的习惯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已是他的戒律，

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

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
[5]
生物生命基因几乎一致的人类，在实际生活中还

是有那么多的差异，其原因昭然若揭，那就是人类生命孕育成长期，不同族群由民俗构成的

文化生命基因所然。例如，主要由游牧习尚进入文明的西方，重视个人生存权利；主要由农

耕习俗进入文明的中国，重视集体生存权利。两者对人生生命价值理念的出发点是有明显差

异的。西方霸权主义，用抽象的人权幌子，攻击我国的人权问题，不仅是别有用心，在学术

层面上，也是违反他们自己大肆宣传倡导的学理学识的。 

过去，由于学术的偏见和学科自身研究的不够深入，民俗常常被误解为没落的文化遗留。

是农民、陋民、落后人群的专利，对现实和现代化进程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民俗与我们每

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联系。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之俗”，即“人俗”。任何人都是自

身所属民俗文化圈的一部分。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是人生永恒的伴侣。一种民俗一旦

形成之后，就会以一种特定的思考原型和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在民俗圈内产生强大的向心

力和凝聚力，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有意无意地整合接受具有共同心意民俗的规范。
[6](21-31) 

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定民众群体共同心愿的显现。是一定民众群体心愿的“我们

感”，正是这种“我们感”，构成了人类文化生命的 DNA。它类同于人类生物生命的基因，以

一种创造和再创造的文化密码，延续并制约人类文化生命的成长。可见，民俗是人类文化生

命有序发展的基础。它以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一种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

召力的文化力量，沟通了人类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一个历史阶段和一个历史阶段同一性的

联系。 

任何一个民俗，有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的衍化。如中国龙信仰民俗，从最早的龙意

象，到后期的龙舞、龙舟活动，再到龙村龙潭、龙门吊等等以龙名谓的称呼，就展示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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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变的过程。但是，不论是民俗的次生态，再生态的泛民俗主义文化，其间始终蕴含着该

民俗最初的意象，包孕着创造这一民俗事项集体的心愿，一种理性和非理性“我们感”形态

表现出来的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以集体心理定势——民俗思考原型线状传承，在人

们代代相继的日常生活的器物、称谓、观念、行为中不经意地流地露出来。成为构成我们人

类种族、民族、族群、区域人群中个人文化生命的特征的重要标记。例如日本民俗学家柳田

国男撰写的反映日本民族国民性的专著《日本人》；露丝·本尼迪克特对日裔族群调查感悟

到的日本人国民性专著《菊花与刀》；得到过鲁迅赞赏的，从普通老百姓生活习俗中提炼出

来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以及清代赴欧外交官陈季同根据的家族和乡村生活

体验撰写的《中国人的自画像》、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等，虽然一些说 3，不无偏颇，

但今日读来，仍有令人震憾之感。当代作家们在此基础上，以各地民众现在生活习状为刻画

对象的《闲话中国人》、《读城记》等等，也通过当代人中一些不经意的行为中，显示各色人

群五光十色的文化生命。 

总之，人的文化生命基因，虽然不象生物生命基因有物可凭，但是，还是有迹可寻的。

现实中，人的生物生命基因激活了生命的活力，人的文化生命基因规范了生命的走向。两者

从各自的基因密码出发，共同构建了人生的生命里程。 

综上所述，人的生命基因是双重的。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生命基因，也是人类生命的另

一重要部分。人类如果只对自身的生物生命有所了解，而对文化生命一知半解，那人类生命

奥秘的破解，不可能是完整的。从某种意义上，就连对生物生命的认识恐怕也是不能深入的。

鸡和老鼠与人类的基因有很大的相似，为什么呢？研究人类基因的专家们感到迷惑不解。作

为一个民俗学家，却由此而激起了另一层思考；无独有偶，中国古老的创世神话中，天地的

开辟，万物的萌生，比较多的传说，都将此功劳归结于一个是鸡，一个是鼠。另据南朝《荆

楚岁时记》载，古人把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大年初一，尊封为鸡的生日。联想生物基因解

析中它俩与人类基因的相似，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巧合，还是我们尚不了解的生物生命演变

的轨迹？抑或其它？看来，研究生物生命基因的专家，研究文化生命基因的学者对此都需要

作深入探讨。 

一个民族或族群群体生命的阐释，光依靠人类生物生命基因工程是难以担当起此重任

的，必须同时借鉴和发挥人类文化生命基因工程的作用和力量。二战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

可是当年发动侵略战争，野兽般屠杀生灵，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巨大创伤的日本，却至

今不肯认罪，为什么？难道它们生物生命 DNA 中混有我们的生命科学还未发现的狼的基因？

所以特别的残忍？我们不谙生物生命基因工程，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们从文化生命基因

工程角度研究分析发现，日本民族群体文化生命中先天就缺乏恶的理念和价值判断，
[7]
恐怕

才是其真正的根由。认识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其意义是及其深远的。 

    当然，由民俗构建的文化生命基因，虽然，代代相继，推动着人类族群群体生命的延续，

但是，如同生物生命基因一样，它总是不够完善的。对此我们自己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

要象生物生命基因研究那样，缕析文化生命的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区别优劣，扬长避短，

博采众长，熔铸新的国民性，为中华民族 21 世纪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 民俗——民族精神构建的内在凝聚力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展现的民俗，虽然光怪陆离，五彩缤纷，但其深层却有着这一民俗的

承受者群体民众所特有的共同的话生生的文化基因。在这文化基因中，如上所说，蕴藏着群

体民众相通的“我们感”——一种心心相印的共同意愿，荡漾着亘古以来连绵不绝的具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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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精神内涵的集体意识流。并由此构成了群体民众——民族、国家思想精神文化的基础，民

族魂，国魂的内核。 

    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体性共识的印记。任何民俗，

说到底，都是一种群体性的感受和认同。各民族中最古老的民俗：神话、巫术、图腾、方言、

仪式等人类最初的原生态文化意识图，它是集群而居的初民在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

下，相同的生理、心理机制不约而同滋生的共同约定和俗识。其间，人类在实现自我进程中

逐步摆脱兽性，光大人性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进化系统，其基础，如同含金的伴生矿的

原生态民俗。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具有优秀的国民性格与民族精神，如前所述，主要不是人种的

进化，而是文化的进化。在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双重进化中，文化的进化与抉择，则是人类

群体异于其他生物或其他人类群族的关键。而民俗则是文化塑造人格的重要方面，人类的每

一个生命从它在母腹中诞生的一天起，就处在不同民族孕育的民俗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之中。

其生命的每一个历程，都可感觉到特有民俗文化的关照和影响，成为一种民俗文化锤炼下的

具有特定国民精神民族魂的人。 

    民俗本身就是人类在不同领域中形成的群体性代代相传的思考原型与行事方式。它具有

对后继社会行为起规范化模式和思想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现实中，它以衣、食、住、行等

有形的物化形态和情趣、风尚、习俗等无形的心意表象，通过口头、行为、心理的载体，沟

通了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外一个历史阶段的连续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

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为人类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石。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

除民俗传统，而只能在旧民俗传统基础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一个国家崇高的民族精神的

建设同样如此。 

    有一种论调认为，现代人的内核是理性化，民俗一类传统已经过时了。为了适应现代化

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建立一种理性化的“发展”理想，应用抽象的理性原则行事，而与传统

的观察方式和行为方式决裂。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来看，从来没有

彻底理性化，而总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运动中前进的。理性化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却如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雄辩论证所指出的，“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

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正如同当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学的时候，并没

有逃出传统的掌心一样”。“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

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新事物吸取了存在于它们之前的某些东西”。
[8](p5,46)

每一时代

精神思想，同样如此。即使是所谓时代民族的新精神新观念，它本身就蕴含着过去的遗存内

涵，历史精神的合理内核。民俗作为一种传统，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于今天的世代链环。

毋庸置疑，很多源远流长的民俗传统不再有明确可辩的形式存在，但是，并不影响它以某种

成分和变异的形态而继续发展。正是这种内在的规范性的相继延传，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构

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行为与模式，情趣与爱好，从而为一个国家的固有的民族精神的凝

聚作了层层的积淀。 

    可见，一国的国魂，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时代的某个先觉或勇土凭空塑就的。

它是该国民众在世代相继，代代相传的群体文化范式——民俗中筛选挑选出来的。有着悠久

历史和生活文化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就凭藉有史以来生存实践中磨炼出来的一套

行之有效的民俗精粹，一套适合我国民众人情和国情的文化系统，才得以处世不惊，排除万

难，生生不息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有人却断言，传统的民俗已过时，惟有引进外来的现代文化与精神文明，才能重

铸国魂。这是不正确的。在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中，当然应该吸取外国优秀的精神文化。

但是，一国的国魂，代表民族群体的崇高精神，不可能是外来的，而只能是本民族中固有的，

否则何谓国之魂，民族之魂!它的根基不在国外，就在我们千万年来流传不衰的优秀民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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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些民俗中展现的民族的精神力量，足以代表我们国魂的雄姿。例如，心意民俗中，凤

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精卫衔木填东海的悲壮举止及夸父逐日的勇敢

坚韧，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男吊女吊刚烈的复仇意志，梁山伯与祝英台

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无一不令人扼腕叩节激动不已。人生社会民俗中，重阳节登

高敬糕尊老，春节元旦日让小辈先饮屠苏酒扶幼，其精神，今天仍为国家倡导，全民响应的

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 

现代国际人文学科民俗学之民俗，如前述，不仅仅局限于古代残存的“风俗习惯”这样

狭隘的观念。长期以来，不少人，包括我们学界望文生义对此理解存在极大的误解，严重影

响了学科的建设，极大阻碍了国家经济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发展。在现代化

建设的今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民俗学之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千万年来积淀下来的固有的传承性生活文化。反映了一

个国家、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生存智慧。一定的民俗之所以能长期流传，关键是有它特有

的能为人类生存所用的生活的知识经验。在人类社会中，它又是一种道德的感召力，一种代

代相继的文化力量。如汉城奥运会、悉尼奥运会上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的技艺表演，给

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影响。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一国固有的民俗文化对一国

现代化经济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巨大影响。传统和现代化并行不悖的。民俗传承在现代化进程

中大有可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急需加快现代理念的民俗学科建设和发展。 

另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也离不开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一国的精神文明，是一

国民众有史以来一切进步文化知识智慧的继承和发展，民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

们提供了迄今行之有效的各类模式经验，也向我们昭示了行将消逝的人类唯一的文化成果，

这也是我们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为此，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民俗为主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保护

对象。另外，它的保存状况如何，也是世界各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11月第29次全体会议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界定：“传

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

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

通过模仿或其它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

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它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联络和信息。”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10月第31届大会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进一步

的认定：“人们学习和过程及学习过程中被告知和自创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还有他们在

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产品以及他们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空间和其他社会及自然构造；这些

过程给现存的社区提供了一种与先辈借助产相连续的感觉，对文化认定很重要，对人类文化

多样性和创造性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以传统的文艺、古城、民居、中国结，唐装等中国民俗遗产、民间文艺为内涵

的文化，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及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中，不断取得成功，越来越

为国人和世界人民所重视，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多种因素，尚有不少的领导和人们对

民俗的价值缺乏科学的认识，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具有中国特色民族个性的民俗文物、民俗

习尚，却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若不抢救、保护，即将与时消沉。

中国加入 WTO 之后，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因为 WTO 的基本原则中有一条，在鼓励世界文

化多样化、丰富性的基点上，支持本国文化的个性化，而民俗正是实现文化个性化的基础。

中国优秀民俗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为了让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更好地为

当今现代化建设服务、也为了让民俗学这一人文学科走向现实，更好切合社会发展实际的需

要，民俗学的建设在哲学社会科学等人文领域中理应得到更多的支持，这正是为了扭转国内

在这方面落后的局面，顺应加入 WTO 后的国际现代化潮流所作的学术努力。令人振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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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领导层，已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的，文化的发展要关注“扶持

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它必将对我国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民族精神的建设的互

动带来巨大的促进。 

民俗孕育了国魂，国魂就在民俗之中。古往今来，一些有远见和成就的统治者和政治家，

就十分关注以民俗来熔炼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魂，以达到强民富国的目的。应当指出，

民俗是多棱的宝石，而且其间掺合着杂质，利用不当，也会导致国魂的偏离，甚至走向邪恶。

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便是明证。当今有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具有鲜明的国魂，会想方设法，

人为地制造民俗，试图从中孕育共存的国魂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稳定和民俗。

民俗与国魂民族精神是紧密相连的母子连环，我们千万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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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lore, the fundamental cultural of a country, encompasses the transmissible traditions of a 

people. It reflects the whole intricate mosaic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mentifacts, sociofacts and 

the artifacts of the community. In order that we forge our national spirit in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our future, we think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have to have a correct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vasive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folk—folklore.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have scrutinized how folklore has cause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ravings by 

examining the cultural entities of folklore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ree angles. 

The authors hold the view that we need to have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analyze our folk 

heritage and help preserving the best. This will the sound approach to maintain our identity 

and reforge our national spirit while we advance ahead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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